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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色掩護下，我們順利抵達了預定目標————



位於波恩郊區的斯坦尼斯堡，一座堅固的中世紀城堡。



我跳下「梅塞德斯」越野車，看了一下地形，然後回頭和克勞恩輕聲說了幾句話，後者點點頭，一揮手，後面「烏尼莫格」運輸車上十二名突擊隊員悄無聲息地跳下車，迅速隱入旁邊樹林之中。



對了，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劉辰飛，是德國特別反恐組情報員，今天帶領德國GSG9反恐怖特種部隊，也就是德國邊防員警第九大隊第二突擊排來執行一項任務，克勞恩是這個排的排長。



今天我們的目標是反美恐怖組織「世界拒絕美國」第二號人物，外號叫做「歐洲之星」的德國籍女人。



這個組織在整個歐洲範圍內頻繁作案，專門打擊美國在歐洲的各種利益，甚至有一次還將一顆反坦克導彈打到了位於德國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的美國駐歐洲空軍司令部食堂，炸死炸傷八十多人，其中包括一名空軍中將。



我已經追蹤她三年了，但是由於她行蹤詭秘、組織嚴密，所獲得的有價值的線索並不太多，甚至連這個「歐洲之星」的照片都未能弄到。



不過皇天不負有心人，一個星期前我們終於得到了一個確切情報，「歐洲之星」和她的貼身護衛目前正盤踞在斯坦尼斯堡內，並第一次知道這個「歐洲之星」的名字叫做安娜！



經過前期偵察和部署，當局下令最精銳的GSG9配合我們情報處展開圍捕行動！



望遠鏡中，全部由巨石建成的斯坦尼斯堡像一座張開巨嘴的怪獸，盤踞在一片叢林的後面。



現在是淩晨2時40分，堡內除了幾盞昏暗的路燈，所有房間的窗戶都是黑的。



「行動！」克勞恩通過頭戴式對講機發出了指令。



剎那間，突擊隊員們一個個像下山的猛虎，保持著戰鬥隊形，穿過樹林，甩出飛抓，很快突入堡內。



我也不敢落後，緊跟在克勞恩後面，通過前面隊員留下的繩索，很順利地翻過了圍牆。



「安娜……這會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呢？」一邊行進，我一邊思考著。



說實話，「安娜」這個名字對我有著特別的含義，因為我的第一個初戀女友，更準確的說是暗戀女友就叫安娜。



那是在七八年前，我還在讀大學。那時的我是班上的唯一一個外國人，原本就不擅長於交流的我加上德語表達能力較差，根本沒辦法與班上的其他同學正常交談。



在課外，班上的其他男生的愛好是每天深夜去酒館喝烈酒，討厭酒精氣味的我自然也不可能和他們成為朋友。



原本以為我的大學生涯就會這樣波瀾不驚地一直進行下去。可是在一次Studienfahrt（類似於國內的春遊）中我的孤單得到了連我自己都不曾想到的解脫。



那是在一個夏日的午後，參加完射箭活動的我們準備回到居住的旅館公寓。



我習慣了一個人的自由，沒有和其他人一起回去，而是慢慢地沿著海灘一邊看著自己在沙地上留下的腳印一邊倒走回去。



嘩嘩的波浪聲起伏地傳入我的耳中，我仿佛陷入了屬於我自己的冥想世界——



沒有煩惱，沒有孤單，和能理解我的那個她待在一起。



靜靜的沉思持續了很久，直到背後傳來一個動聽的女聲，第一次發現德國女孩的聲音是那麼的好聽。



「Chen，hast du meine Jacke gesehen? Ich habe sie hier irgendwo verloren.（辰，你看見我的外套嗎？我好像不小心丟在這裡了。）」



我從無邊的沉思中回過神來，轉身一看，原來是同班同學安娜，金色長髮鬆散地披在肩頭、穿著一件粉色T—SHIRT和白色短裙的她微笑地問我。



「Wa……was, deine Jacke, nein. Aber ich kann mit dir zusammen suchen.（什……什麼，你的外套，沒有。不過我可以幫你一起找。）」初次面對班裡最漂亮的女生之一，我原本就不是很流利的德語變得更加結結巴巴起來。但是我還是表示了我的熱心，提出想和她一起找。



就這樣，沒有言情小說中的偶然邂逅，沒有男女主角之間的一見鍾情，更沒有轟轟烈烈的愛情歷程，我們就這樣正式的相識和戀愛了。



說是戀愛實際上並不準確，這只是我對她的暗戀而已，我連吐露出心中感情的勇氣都沒有。所以安娜也只是把我當作一個普通的知心朋友而已（由於我在理科上的優勢，她經常來找我討論她不會的題目）。



不過讓我感到奇怪的是，有好幾次，安娜都要我賭咒發誓將來願意為她做任何事情。



每一次都會讓我感到她似乎是在暗示什麼？



難道是暗示我娶她嗎？



幾年的大學生涯很快就結束了，轉眼來到了畢業時刻。在即將分別的那個晚上，我將安娜約了出來。



那天我第一次喝了酒，是為了壯膽，我對安娜說：「kannst du mich heiraten?（妳能嫁給我嗎？）」



安娜眼睛亮了一下，但隨即便露出了抱歉和為難的神情，她轉過身去，望著遠處的路燈，說道：「Ich bin schon verheiratet, vergess mir bitte, Chen.（我已經嫁人了，忘記我吧，辰。）」



「wer ist er? Sag mir, Anna!（他是誰？告訴我，安娜！）」 我的酒勁上來了。



「Ich kann dir es nicht sagen, du wirst es nicht verstehen……（我不能告訴你，你不會理解的……）」 說完，安娜疾步離開。



在她轉身的一剎那，我看到了她眼角的淚花。



「Chen！」



隨著耳邊一聲大叫，我只感到背後被人猛推了一把，不由自主的撲倒在地上。



就在這時，只聽「啪啪」兩聲，兩顆子彈打在我原來站立的地方，濺出一串火花。



原來我們被發現了！



我感激地回頭沖克勞恩點了點頭，停止了胡思亂想。



前面，在昏暗的路燈下，兩名女孩從一棟房子裡竄出來，一邊跑，一邊手中的衝鋒槍猛吐著火舌。



只見她們一身精練的黑色皮裝，腳穿黑色長統軍靴，淡黃色的頭髮高高地束在腦後。



腰間是一條淺色寬武裝帶，帶子右側掛著小雜務包，左側是細長的彈夾盒。



右大腿外側綁著手槍，左大腿外側插著軍刺，手上端著衝鋒槍。



「噠噠噠噠噠！」



身旁克勞恩手中的G36突擊步槍響了起來。



「啊————」



剎那間，兩個女孩的嬌軀上多了兩排血淋淋的彈孔，身體一下就向後彈出去，倒在門洞裡，然後身體向上做了個反弓就變成一攤死肉再也不動了。



「上！」



克勞恩沖後面做了一個手勢，口中低低的對著麥克風喊了一聲。



只見突擊隊員們按照預先部署，留下兩名隊員用HK23E機槍壓制火力，其餘隊員立刻散開隊形，圍了上去。



按照我們事先偵察，「歐洲之星」就應該在這棟建築裡。



這兩個女孩後面還有兩個女孩，她們看到前面兩人一衝出去就被打死了，心裡著實吃了一驚，知道對方實力非同小可。



但是恐怖分子所受的教育讓她們面對死亡毫無懼怕，她們也準備往外面衝，因為在房子裡面沒有辦法打擊對方，如果對方一合圍，就成了甕中之?了。



大姐頭安娜已經清晰地瞭解了當前的形勢，死守是沒有出路的，能夠突圍出去一個是一個，保存實力要緊，因此命令她們各自逃命。



可是剛才兩個被打死的女孩的屍體堵在了門口，如跨過屍體衝出去必挨槍子。因此只有先移開屍體，於是她們一起拽著女屍的一隻手往裡拉。



「可惡！好象還蠻沉的！」



「廢話！她170CM的個子好壞也有一百二十多磅了，成了死肉還不再沉點啊！嘻嘻！用力吧！」



兩具屍體被她們拉了進去，在地上留下了一條長長的血跡。



現在的屋裡除了原先的女人香水味又增添了一股血腥味。



「妳先走，我給妳掩護！」



兩人分左右伏身在門的兩側，其中一個年齡稍大一點的女孩一邊向外射擊，一邊叫道，「我數三二一，妳就開始跑！」



「那妳怎麼辦？」



「幹我們這一行的，吃槍子是遲早的事情，今天如果跑不出去，就留下來嘗嘗子彈的味道啦！」她一邊說一邊觀察著外面的形勢。



門外的火力非常密集，子彈打得屋子的門框、地面和屋裡的桌椅都濺起一連串火花和碎屑，隨即升騰起的青煙夾雜著濃濃的硝煙味向屋子的四周撲開去。



「不，我也留下來！」年輕一點的那個女孩看著劈啪作響的子彈說道。



「執行命令！」



「是……」



「好，預備，三…二…一…跑！」



那個年齡稍小一點的女孩立即弓身跑了出去，與此同時，那個年齡稍大一點的女孩從門框後面閃出身子，抱著衝鋒槍向對面猛掃。



「噗噗噗噗噗噗！」



所有的子彈一下子被她吸引，紛紛鑽入她的嬌軀，強大的衝擊力讓她連連後退，就在她即將倒下的瞬間，她看到同伴已經順利地跑進了夜幕之中，於是會心地咧嘴笑了笑，然後屍身重重地倒在地上。



我趴在牆角一個石制垃圾箱後面，看到那個女孩在同伴的掩護下跑了出來，不知是她不夠訓練有素，還是被眼前的情景所嚇到，總之她跑得漫無目標，先向西跑了幾步，然後折向東，向我這邊跑過來。



沒有太多的猶豫，我瞄準她的酥胸開了一槍，只見她沖前摔倒，然後在地上翻滾了幾圈，滾到我身邊。



她的胸部中彈流血不算多，嘴巴像死魚似的張開大口喘著氣。



我轉過身子，用槍管頂住她的左乳下緣扣動了扳機。



「噗！」地一聲，她就像觸電一樣全身一顫，然後雙腿一陣亂蹬，就再也不動了。



就在這時，從側面響起了密集的槍聲，首當其衝的是我們的機槍啞了，然後又將我們的突擊隊員死死的壓在距離前面那棟房子大門不到十米的空地上，由於缺少掩體，很快就有幾個隊員掛彩了。



「Shit！」



克勞恩啐了一口，一揮手，帶著幾個隊員從側面迂迴上去。



看的出，新加入的火力點是經過嚴格挑選的，裡面那些恐怖分子也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點射很多，沒有連射，雙方一時僵持了。



這時，我看到前面十點鐘方向有一個火力點，「突突突」，「突突突」，一直打著漂亮的點射。



我吩咐身旁的一個隊員在這裡吸引對方，然後轉身悄悄的向這個火力點的側面爬去。



漸漸的接近了，這是一個用沙包圍成的據點，裡面的女恐怖分子看守得很嚴，隱蔽的很好，射擊角度也很好，基本上沒有死角，略做思考後，我決定冒險。



我逐漸的接近她，大約有20多米的距離了，我們中間有一棵大樹擋住了雙方的視線，我爬到大樹後面，我知道，如果我跳出來，一秒內，她就能打中我，但是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只有跳出來面對，看看誰的槍快。



握槍的手心出汗了。



我沒有愚蠢地投出石頭問路，而是直接跳了出來，那個短髮女兵的槍立即指向了我，同時我也感覺到了她的恐懼。



雙方的槍響了，不要怪我不懂憐香惜玉，手中的G36打出了一個漂亮的點射，在她豐滿的胸口上開了一排紅色的小孔，而她的子彈打在了我前面不遠的地方。



我快速上前，掃視四周的同時又給正躺在地上呻吟的她補了一個點射，將她打得四肢亂顫，頃刻間便香消玉隕。



這時，克勞恩也端掉了另一個火力點，終於我們能夠進入「歐洲之星」所在的那棟房子了。



不過，我們也損失了兩名隊員，還有三名隊員負傷。



這是一棟塔樓式建築，裡面有五層，外牆由光溜溜的巨石砌成。



「Chen，你帶兩個隊員守在這裡照料傷患，我帶其餘隊員強攻上去！」 克勞恩吩咐道。



「好，注意安全！」



克勞恩帶領隊員衝了上去，很快和樓上的恐怖分子接上了火。



我觀察了一下廳內情形。



廳的中間躺著兩具女屍，每人胸口都有三四個彈孔，血肉模糊。



靠近門邊是第三具女屍，豐滿的胸脯上至少挨了十幾顆子彈，兩個驕傲的乳房已經被打成了一堆爛肉，顯然她就應該是剛才那個掩護同伴突圍的女恐怖分子。



我厭惡地皺皺眉，然後走出大門，隱蔽在一根柱子後面，用夜視儀觀察周邊情況。



雖然根據我們的偵察，「歐洲之星」和她的手下都應該在這棟建築裡，但是剛才突然從側面出現的火力讓我有些懷疑情報的可靠性。



果然，在剛才被拔掉的那兩個火力點的北面不遠處，一輛汽車後面似乎有點異常。



我用對講機通知裡面的士兵拿熱成像儀出來。



通過熱成像儀，果然發現汽車後面有一個熱源。



我對身旁的那個隊員指了指那輛汽車，又指了指自己，然後做了一個手勢，他立刻心領神會，我們分開從兩側悄悄包抄過去。



就在我們跑出去的瞬間，對方顯然發現了我們，只聽「啪啪」 幾聲，子彈打在地上濺起一串火花。



我一低頭，翻身換了一個位置，對方顯然沒有發現，射擊的目標還在我原來的地方。



借著射擊的槍焰，我看到對方是一個金髮女郎，她趴在汽車行李箱後面。



這時，我的隊員槍響了，連續兩個點射後，目標消失了，不知道是否擊中了。



我一躍而起，彎腰運動到剛才被我們拔掉的那個火力點的隱蔽處，剛蹲下，就聽到一個異樣的槍聲，「突突突、突突突」，這明顯不是一般人可以打出的節奏，而且這個聲音是那麼的冷靜，只有經過嚴格訓練的人才可以做到的。



「不好！」



就在我叫苦的同時，慘叫聲傳來，我的那個隊員中彈了。



與此同時，我下意識的一低頭，一串子彈擦著頭皮飛過去。



沒有時間觀察對方的所在，我只能根據聲音打了幾個點射，不過對方顯然已經轉移了射擊陣地。



沒有太多的猶豫，我馬上換了一個位置，因為受過良好訓練的人是可以憑藉聲音判斷對方的位置的。



不出所料，又是兩個點射，子彈準確打在我剛才所在的位置上。



我不禁暗罵了一句：「媽的，今天碰到高手了！」



不過槍焰也暴露了她的位置，就是在那輛汽車旁邊的一棵大樹後面，這棵大樹距最近的隱蔽物————



一棟平房至少有十五米的距離，因此我判斷她不會再次貿然改變隱蔽點。



我必須解決這個很具有威脅的女恐怖分子。



對方似乎也感到了什麼，沒有再射擊。



利用這個間隙，我觀察了一下周圍的情況，要解決她，我必須運動到那輛汽車旁邊，但是我現在距離那裡還有十多米的距離，直接過去無疑是找死。



好在這中間有一棵大樹，是一個不錯的中繼點。



於是我撿起一塊石頭向反方向拋出，同時縱身向大樹躍出，然後一連串的翻滾動作到了大樹後面。



對方的子彈緊跟著我打得地面碎石四濺，我也沒有閒著，隨即又是幾個翻滾，順利到了汽車後面。



汽車行李箱旁邊趴著一具女恐怖分子的屍體，真是天助我也！



我扶起女屍讓她探出車身，然後我自己迅速閃到車子另一邊。



子彈「噗噗噗」接連打在女屍身上，但僅僅過了一秒鐘，她就明白上當了，同時機會也失去了，我沒有任何的憐香惜玉，對著她的胸前開了槍，她的手捂住傷口，身子挺了一下，然後就栽倒了。



我飛快的衝過去，撲到她身邊，把她翻過來，這是一個有著一雙漂亮丹鳳眼的亞裔女孩，大概二十六七歲的樣子。



對於恐怖分子當中竟然還有亞裔女性，讓我感到吃驚，難道美國真的就這麼討人厭嗎？



她嘴裡痛苦地哼著，似乎是韓語，幾縷栗色秀髮垂下來遮住了她的半邊臉龐，使她的臉色看起來更加蒼白嚇人。



她還沒有斷氣，整個身子都在快速的顫動，修長的雙腿一蹬一蹬地抽搐。



我粗粗地查看了一下，子彈打在她的胸口，堅挺的乳房被釘在上面的彈孔折磨得一顫一顫地跳動。



女孩嬌好的身材在緊身制服的束縛下展現得淋漓盡致，她的胸部非常豐滿，黑色緊身皮夾克的領口部分大大地敞開著，露出半裸的迷人乳房，那條乳溝一覽無餘。



在她右乳下部光滑的黑色緊身皮夾克上一片血紅，子彈的進入使傷口附近的夾克和胸罩布料灼熱燒焦，露出紅彤彤的彈孔，女孩鮮紅的血正不停地從血肉模糊的傷口中汩汩地湧出來。



女孩快要咽氣了，她仰躺著，頭歪在一邊，緊緊繃著黑色皮褲的雙腿大大地叉開著，隨著身體的顫抖，柔軟光滑的高級皮料在遠處昏暗的路燈光下熠熠生輝。



女孩的雙腿好長，皮褲的腰好低，危危地卡在胯骨上，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蠻腰和幾縷陰毛，讓任何一個男人都會想入非非。



女孩的呼吸開始微弱起來，我知道她不行了，讓她在最後一刻少受點折磨吧！



我將冰冷堅硬的槍口頂在她那鼓鼓的左乳上。



女孩沒有掙扎，卻把眼睛緊緊閉上了。



「噗！」



烈焰中血花飛濺。



「啊！」



隨著一聲慘叫，女孩的臀部痙攣般地突然向上挺起來，豐滿的雙乳也猛烈顫動著，劇烈的疼痛，像一團火在燒。



燒灼感，在女孩胸腔蔓延，彈頭撕開女孩皮膚後，翻滾著，絞爛了女孩的乳腺組織，穿透肌肉、胸腔，在她的胸膛裡開出一條火熱的通道。



「啊！」



女孩的身體因為痛苦而極度扭曲。疼痛夾雜著女性的羞臊屈辱讓她無法平靜，只能下意識地使盡全身力氣將雙腿緊緊地夾緊，然後一下一下地抽搐。



幾秒鐘後，女孩緊繃的身體慢慢癱軟下來，雙腿無力地張開，停止了呼吸。



這時，耳機中傳來克勞恩的聲音，他那裡竟然沒有發現「歐洲之星」！難道她跑掉了？



難道我們情報有誤？



突然，我腦子中靈光一閃，這裡竟然佈置了四個火力點，那麼我身後的這棟平房……？



我趕緊站起來，幾步衝到平房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腳踹開房門，同時將安裝在突擊步槍上的強光燈照向室內。



燈光中，一個金髮女孩映入我的眼簾。



她背對著我坐在桌子旁，「Bist du es, Chen?（是你嗎？辰？）」她幽幽的說道。



「Anna, du bist es?（安娜？是妳？）」



我大吃一驚，雖然分別多年，但安娜的聲音我還是一下子就認了出來。



「Schlie? die Tur（把門關上。）」安娜一邊說，一邊站起來，慢慢轉過身來。



「du…du bist die 『EuropeStar』?（妳…妳就是…『歐洲之星』？）」 我結結巴巴地問道。



「Schlie? die Tur, komm mit mir.（把門關上，隨我來……）」



安娜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她向我招招手，轉身走向裡屋。



我連忙關上門，神使鬼差地跟著她走進裡間，這個房間是粉色的，應該是她的臥室了。



「Nimm es, schau es danach.（給，回去後再看。）」安娜從抽屜裡拿出一封信遞給我。



我接過來放入口袋：「Anna…（安娜……）」



安娜將食指豎起來放在嘴唇上，打斷我的話：「Die Zeit ist knapp, ich will nicht von denen gefangen werden,（時間不多了，我不想被他們抓住，）」



頓了頓，她接著說道：「Ich m?chte, von dir get?tet werden…（我希望能夠死在你手裡…）」



她一邊說，一邊指了指房間一角，那裡從天花板上垂下一根粗粗的絞索。



「Anna…（安娜…）」



「Als wir noch in der Uni waren, du hast geschw?rt, dass du alles fur mich machen wurdest. Hast du es vergessen, Chen?（在大學裡，你曾經發誓過的，你願意為我做任何事情，難道你忘了嗎？辰？）」



「Aber…（可是……）」



「（Chen, willst du denn, dass ich nach Guantanamo geschickt werde?（辰，你難道讓我去古巴的關塔那摩嗎？）」



安娜抬起頭，執著地看著我。



......



三天後，我向上司提交了辭呈，離開工作了三年的特別反恐情報處。



當回國的班機升上三萬英尺高空的時候，我再次打開了安娜交給我的那封信件。



「辰，原諒我沒有說實話，我並沒有嫁人，我參加了被你們稱為恐怖組織的『世界拒絕美國』組織，我們無法再做朋友了。」



「我不是恐怖分子，你可以去查，我們沒有殺過一個平民。相反，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有大量的平民死在美軍手裡。」



「我知道，我選擇了這條道路，就意味著死亡，但是我不怕，而且我很高興能夠死在你的手裡，謝謝你，辰！」



「你們中國有一位偉人曾經說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個世界是多極的，無法容忍單極世界，單極世界就是人類的末日。」



「我愛你，辰！Anna Lisei Zimme絕筆。」



粉紅色的信箋從我手中滑落，我仰起頭，閉上眼睛，眼淚卻不爭氣地從眼角流下。



三天了，只要我一合上眼睛，那天晚上的一幕幕情景就浮現在我的眼前……



時間很緊急了，從對講機中傳來的資訊表明克勞恩正在組織搜索，不用多久，他們就能發現這裡。



安娜深情地看了我一眼，從桌上拿起一副手銬，反手「哢哢」兩聲將自己的雙手反銬在背後，然後神情自若地跳上絞索下預先放好的那條凳子上，「komm, Chen!（來啊，辰！）」



她催促道。



我抬頭望向她，她上身穿著一件款式優雅的黑色吊帶背心，露出雪白圓潤的香肩和修長勻稱的藕臂，下面穿一條磨得發白的低腰緊身牛仔短裙，線條優美的長腿上穿著肉色的長統絲襪，裙子很短，從下面看過去，緊窄的裙擺下蕾絲吊襪帶隱約可見。



此時的我，就像一具行屍走肉，機械地站到凳子上，將那個絞環套入安娜那雪白的脖頸，然後慢慢收緊，並把飄逸柔順的長長金髮仔細梳理好，讓它垂落在它主人那纖柔柔滑的肩頭。



我沒有辦法救安娜，我也不願意讓她去關塔那摩受罪，也許只有死，才是最好的結局。



我安慰著自己，說服著自己。



「撲通」



安娜踢倒了凳子，身子一下子懸空。



「呃————」



她的喉嚨裡發出一聲短促的尖叫，然後整個身軀便瘋狂地扭動起來，只見她雪白的脖子被絞索拉長了不少，頭部由於右頜下那個巨大的絞刑結而偏向左邊，扭成一個可怕的角度，同時她的雙頰一下子緋紅一片，就像熟透的蘋果，嬌豔欲滴！



她的雙眼睜得圓圓的，眼球往上翻，嘴巴也張得大大的，舌頭也微微伸了出來，真是美豔不可方物！



她那纖細柔軟的腰肢拼命地左右來回扭動，長長的雙腿更是在空中漫無目標的一會兒踢蹬著、一會兒又死死夾緊、繃直。



她感到血好像都往腦袋上湧，眼前金星亂冒，她張開口，伸出舌頭，想呼吸到更多的空氣，可是沒有用，因為那可怕的絞索已經完全阻斷了空氣供應。



於是她只好不顧一切地亂踢她的腿，不斷將她的腰拱起、彎曲，拱起、彎曲，然後交叉腿，又分開，跟著又像踩自行車那樣交替輪踢。



先是在空中踩，然後扭動身軀，雙腿夾緊，全身向後弓，幾秒鐘後，兩腿又一伸一曲急速地摩擦、痙攣。



配合著雙腿的動作，被反銬著的雙手也不停地扭動著、抽搐著，拉得手銬鏈子「嘩嘩」作響。



短小的牛仔裙由於激烈的掙扎縮了上去，沒有包裹在絲襪裡的勻稱白嫩的大腿根部從裙底露了出來，白色蕾絲內褲的邊緣隱約可見淺金色的茂密草叢。



我看得呆了。



幾分鐘過去了，安娜全身每一個地方都在抽搐，甚至在她那平坦白皙的腹部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痙攣。



另一方面，求生的本能使她那高聳堅挺的雙峰急劇地起伏著，以便呼吸到一點可憐的空氣，但是，什麼都沒有，只有她的喉嚨裡不停地發出「咯咯」、「嘶嘶」的聲音。



她臉上的紅暈已經退去，顯現出嚇人的蒼白，她的眼珠已經完全的翻了上去，露出大片的眼白。



就這樣，一個年輕充滿活力的生命在絞索下慢慢地流逝著。



又過了一會，安娜掙扎的幅度慢慢變小，身子一顫一顫的，銬在背後的雙手十指也是一抖一抖的，一雙漂亮的長腿更是一蹬一蹬的在痙攣。只有吊帶背心下那一對高聳飽滿的乳房還在不停地起伏，渴望著更多的氧氣。



我無法再看下去，轉身回到外間，點上一支煙。



「Ich kann dir es nicht sagen, du wirst es nicht verstehen...（我不能告訴你，你不會理解的……）」



我想起了當年安娜離我而去的那個夜晚，「我不能告訴你，你不會理解的……」，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她是參加了這個該死的組織才離開我的呀！



世事難料，有誰會想到，幾年後，此時此地，我們竟然會以這種方式再次見面？！



耳機裡傳來克勞恩的呼叫，我告訴他，我正在搜索，還沒有發現「歐洲之星」。



然後我關掉對講機回到裡間。



安娜已經停止了掙扎，她靜靜地掛在絞索下，羊脂般的肌膚在燈光下閃耀著瑩瑩的光芒！



她的全身都很放鬆，兩條潔白無暇的長腿軟軟地垂著，一隻腳上的皮鞋已經在蹬踢中掉落。



只有吊帶背心下那一對高聳飽滿的乳房依然堅挺，但已經不再起伏。



圓翹豐滿的美臀在緊小的牛仔短裙的包裹下鼓鼓的、翹翹的，讓人聯想翩翩。



掙扎時從襠部噴出的愛液和失禁的尿液打濕了牛仔短裙的下端，現出一塊形狀不規則的濕斑，同時也打濕了地板，在燈光的照射下亮晶晶的泛著閃光。



她靈巧可愛的腦袋被絞索歪成一個可怕的角度，長長的金髮從腦後披下來，很柔，很美。



她的臉雖然蒼白，但帶著寧和的微笑。



原本晶瑩明亮的美麗灰色眼睛失去了原本的光彩，茫然地聚焦於天花板上的一角。



嬌豔的紅唇半張開著，伸出了一點點舌尖，還有一縷晶瑩的銀絲從嘴角掛下。



我將她放下來，抱在懷裡，她的身子依然柔軟溫熱，經不住誘惑，我低下頭，深深地吻上了她的香唇！



這是我第一次吻安娜！



......



五十年後，大連金石灘海濱公園。



午後，和煦的陽光下，一位耄耋老人緩緩地走在細軟的沙灘上，身後留下一行長長的腳印。



遠處，幾對情侶或偎依在一起喃喃細語，或你追我趕嬉戲打鬧。



兩位負責打掃衛生的清潔工忙裡偷閒，聚在一起正在閒聊。



「你看，他又來了！」年輕的一位指著那個老人說道。



「你剛來沒幾天，不知道，我在這裡做了二十年了，只要公園開放，他總來，風雨無阻。」年長的一個回答道。



「他是不是有病啊？要不是受了什麼刺激？」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難道沒有人和他交談過嗎？」



「他從不和別人說話，他只對相片裡的一個女人說話。」



「相片裡的女人？是他的老婆嗎？」



「不知道，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長得挺漂亮的。」



「他一定受過很大的打擊，挺可憐的……」



（全文完）

cover_image.jpg
G5

<]





